
好好过年
文/田 建 国

赤条条地来到 这个世界后 ，一
年 一 次 头 等 重 要 的 传 统 节 日 ——
过 年 ，也 叫 春 节 ，已 重 复 又 重 复 地
亲历 了 数十年 。过年 ，无外乎农村
人 杀 猪 宰 羊 ，城里 人 买 鸡割 肉 ；加
上贴对联 、穿新衣 、吃年夜饭 、放鞭
炮 、守 岁 、祭 祖 ，磕 头 拜 年 挣 压 岁
钱 ，串 门 子走亲戚礼 尚 往来吃席面
等等 。这 些年俗 ，对我们这 些 早 已
被 岁 月 提拔为 叔叔伯伯 ，甚 至快被
儿 女 升 级 为 爷 爷 姥 爷 尊 称 的 人 来
说 ，早 已腻歪得没有 了 新鲜感 。小
时候那 种 特 别 盼 望 过 年 的 心 境 早
已 荡 然无存 ，无忧 的 童年也 如奔流
的江河 ，一去再也 不 回 来 。

有 些 人 嘻 嘻 哈 哈 地 说 ，过 年 ，
就是 吃 喝 玩 乐 ，就是 过 （烧 ）钱 ，就
是 挥 霍 。过 去 ，富 人 盼 过 年 ，穷 人
怕 过 年 。如 今 ，恐 怕 还 是 这 么 个
理 。有 人 穷 志 短 者 ，不 靠 勤 劳 致
富 ，为 回 家 过 年 去 偷 去 抢 ，甚 至 杀

人越货 ，打 造 了
春 节 前 发 案 的
高 峰 期 。我 这
样 一 说 ，自 觉着
有 点 糊 涂 了 ！
这 过 年 究 竟 是
好 ，还 是 不 好 ？
如 果好 ，怎 么就
有 上 面 的 说道 。如果不好 ，怎 么 过
年 的 习 俗 延 续 了 四 千 多 年 人 们 还
乐 此 不 疲 ，久坐 中 华 民族头 号 节 日
的 宝座而 不退 出 历史舞 台 ？看来过
年 还 是 好 啊 ！要 不 然 人 们 怎 么 都
盼望着 日 子天天像过年呢 ？

过年 了 ，看 看 父 母 ，走走 亲戚 ，
会会朋 友 ，阖 家 团 圆 ，把酒言欢 ，亲
情 融 融 ，年 味 浓浓 ，其 乐 无穷 。过
年对 中 国 人来说 ，是 思 乡 情结 的释
放 ，是 人性 归 宿 的 内 在 诉 求 ，更是
中 华 民 族 凝 聚 力 的 最 朴 实 体 现 。
血 浓 于水 的 亲 人 ，最深刻 地诠释 了

“ 人字 的结构是相互支撑”，这份大
爱 也 是 众 多 游 子 在 外 打 拼 的 动 力
之源 ，我们怎 么 能淡漠它呢 ？鲁迅
先生 在他惟一 的 一篇爱情小 说 《伤
逝 》里 告 诫我们 说 ，爱情 必 须 时 时
更新 ，生 长 ，创 造 ，才 能 历 久 弥新 。
窃 以为 过 年 也 是 一 样 ，也需要过 出
新 的 内 容 来 ，在变 化 中 守 住 不 变 ，
变 的 是 更新 的 、生 长 了 的 、创 造 出
来 的新年味 ，才 不 会对过年产 生审
视疲 劳 。这就需 要好好过年 ，用 心
过年 。

过 年 了 ，亲 人 团 聚 了 ，你 我 他

可带上全 家 老 小 ，权 当 是 一 窝 “钻
山 豹 ”，走 进 秦 岭 北 麓 七 十 二 峪 ，
爬 上大小 山 头 ，放开 喉 咙 好 唱 歌 ，

肆无忌惮地 秀 一
把 “怕 娃 落 地 ”
歌 唱 家 的 “我 的
太 阳”，再 吼它个
“ 妹 妹 你 大 胆 地
往前走”，山 谷 回
音做和 声 。说 不
定 还能遇见仍 在
找寻 华 南 虎 蛛 丝
马 迹 的 “周 老

虎 ”，苦 劝 他 回 家 过 年 睡 热 炕 头 。
当 黄 昏 来 临 时 ，搭起 帐 篷 ，支 起 锅
灶 ，来个 山 地野炊又野营 。或住进
山 中 农家 乐 ，吃个热热 乎 乎 的忆苦
思甜农家饭 ，返璞归 真大 自 然……
多 么惬意 ，多 么快活 ！

过年 了 ，在数码 照 相机 比 较普
及 的 今天 ，你 我 他 可 背 上 “长 枪 短
炮”，走 在 西 安 周 边 远 郊 乡 间 的 小
路上 ，东扫 西 描 ，拍 民俗风情 ，摄乡
间 美景 。与 村姑 出 嫁的 ，村 民耍社
火 的 ，草 台 班子 唱大戏 的……不期
而 遇 ，美 美地 咔 嚓 咔 嚓 一 通 ，过 一

把好摄之徒瘾 。
过年 了 ，不想 出 远 门 受罪 的 你

我 他 ，可 邀 约 哥 们 或 闺 蜜 ，走 上 古
城大街 ，逛 商 场 ，赏 街 景 ，观 雕 塑 ，
看美女 ，瞅帅哥 ，心 算 口 算 回 头率 ，
养 眼 养 心 又 养 颜 。再 恰 逢 好 人 管
“ 闲 事 ”，出 手 把 跌 倒 的 大 爷 送 医
院 ；一 不 留 神 摔 跤拾 钱 包 、拾 金 不
昧交 警察 ；恰遇 歹 徒穷 凶 极恶抢金
链 、见义 勇 为 露 两 手……

过 年 了 ，如 果 你 我 他 勤 劳 致
富 钱 多 得 咬 手 直 想 打水 漂 ，又 心
向 远 方 ，那 么 就 乘 飞 机 腾 云 飞 往
青 藏 云 贵 ，驾 雾 飞 向 欧 美 南 非
… …游 览 祖 国 大 好 河 山 ，欣 赏 西
洋 异域景 色……

年 ，不 好 好 过 是 不 行 的 ，你 可
别 忘 了 ，“年 ”是个 曾 经伤害过人类
的 巨 形怪兽 ，是一 种连虎 豹 熊 罴都
敢吃 的 凶 残动物 。

年 ，不 好 好 过 是 不 行 的 ，看
你 单 位 都 给你发 年 货 、发 年 终 奖
了 ，还 给 你 放 一 周 甚 至 更 长 的 过
年假 了 ，在 外 辛 劳 一 年 的 亲 人 也
回 来 了 ！

好好过年……

过 年
文/王印 明

逝者如斯 ，转眼离开故乡 三
十个年头 了 。然而 ，那些片片关
于过年的记忆 ，却仿佛像一枚枚
发光的贝壳 ，永远 闪烁在我的生
命里 ，令人留恋 、痴迷 、怀想 。

小时候 ，家在农村 。刚踏进
腊月 ，嗅嗅乡 间清新的空气都弥
漫着一股浓郁的年味 。因此 ，恨
不得 日 子跑着走 ，盼望一步跨进
年里 。过年在农人们眼里很神
圣 ，平 日 里 生 活 不 易 ，日 子 紧
巴 ，省 吃俭 用 ，但 再难 ，年 前 都
得 大大 方 方 地 花 几 个 ，再 怎 么
也 要 给 全 家 人 换 上 一 身 新 衣
裳 。此 时 ，地 里 的 活该 放 下 的
都放下 ，天天往集市上跑 ，匆匆
忙忙地购买年货 。在古镇的大
街 小 巷 ，车铃 声 、叫 卖 声 、讨价
还价声 ，荡 漾在凛冽 的寒风 中 ，
到处充满 了 浓 浓 的办置年事的
味道 。遇上走村 串 乡打苞米花
的 ，铲一瓢包谷 ，爆两锅 ，色泽光
亮 ，香脆可 口 。这阵子 ，敲丁丁
糖的货郎好像也来凑热闹 ，走 了
这村 串那村 ，忙得不易乐乎 。孩
子们则拿出平时积攒的旧书纸 、

废塑料换来 了 像泡泡糖 一 样大
小的糖块 ，含在嘴里 ，喜在心头 ，
仿佛生活就像蜜一样甜 。

宰 猪是过 年腊 月 农 家 的盛
事 。那时 ，农人们养猪 图 过年有
个欢喜 ，谁家杀的年猪越大就越
有脸面 。一大篮子 白 浪浪 的 肉
衬着主人的笑脸 ，腌熏 吊挂在宽
宽大大 的 屋梁上煞是喜人 。再
下来就是把猪头及小件做成一
大锅菜 ，请 亲 朋 好友都来吃 ，这
样轮 着 请 ，吃 了
东 家 吃 西 家 ，一
直 吃 到 腊 月
底 。锅 里 的 油
爆 出 一 串 串 欢
笑 ，锅 里 的 肉 溢
出 四 季清香 。

转眼到年三
十 了 ，村子里的人第 一件事就是
写 “对子”（春联 ）。家 门 户 族事
先要推荐有文化的先生 ，备足笔
墨 ，摆好架式 ，为乡亲免费挥毫 ，
大家排起长队 ，乐呵呵等着属于
自 己家的对子 。天一擦黑 ，家家
户 户 喜气洋洋在 门 上贴 出 了 红
对子 ，为家乡 的节 日 更添几分喜
庆 。此时 ，年夜饭就从巧妇们的
手 中 和 心 中 散 发 着 浓 浓 的 香
味 。每逢这时 ，农人们却没有忘
记给先辈们放鞭炮 、烧纸钱 。祭
祀故人不仅是对故人的尊敬 ，也

表达出对在世老人的敬重 。
其 实 ，年夜饭就是 一 家人

高高兴兴地吃一顿饺子 ，那时 ，
能 吃 到 饺 子 已 是 很 满 足 的 事
了 。由 于饺子形似元宝 ，吃饺
子意 寓 钱财广 进 。所 以 ，就连
游子也会尽可能地千里迢迢风
风 火 火赶 回 家 ，团 团 年 ，吃 个
饭 ，图 的就是一份喜气 ，图 的就
是 一份热 闹 ，图 的就是 一 家人
在一起的那一份幸福与温馨 。

吃过年
夜 饭 ，随 便
走 进 哪 一
家 ，都 坐 满
了 人 ，围 在
红红火火的
火 塘 边 ，全
在 嗑 瓜 子 、

喝着茶 ，说着祝福的话 。话语在
腊月 和正月 都是新 的 。尤其忌
讳 “死呀 、活呀”，童年无忌脱 口
而 出 ，大人会拍拍肩 ，孩子知错
伸伸舌头也就没事 了 。小孩子
欢天喜地 ，大人们其乐融融 。我
们这 些 孩子 只 知道跟在大人后
面串 了 东家 串西家 ，兜里都装满
了 花生 、糖果 。

随着午夜零点钟声 的敲响 ，
孩子们找来竹竿 ，高高地挑着放
鞭炮 ，顿时 ，千家万户 的鞭炮骤
然响起 ，此起彼伏 ，连成一片 ，显

得格外响亮 。繁星满天的缤纷 ，
美丽着看似平静的村庄 ，也美丽
着农人们 的 心情 。对于 孩子们
来说 ，只 有 亲 自 放 完鞭炮 ，才算
年过得很开心很有意义 。

正月 初一 ，是孩子们再高兴
不 过 的 事 。这 一 天 ，都 不 兴 走
亲 戚 ，仿佛是把 时 间 专 门 留 给
孩 子 们 似 的 。小 孩 子 早 早 起
床 ，穿 上 盼 了 一 年 的 新 衣 裳 ，
笑 嘻 嘻 地把 小 拳 头 一 抱 ，见 到
长 辈 就磕 头 拜 年 了 ，磕 了 头就
得 给 压 岁 钱 ，因 此 ，磕 的 头 越
多 ，就得 到 的 压 岁 钱 越 多 。这
也 是 一 年 中惟一能积赞零花钱
的机会 ，能不高兴 吗 ？

吃 过早饭 ，爆竹 声 声 ，锣鼓
喧 天 ，狮 子 笼灯 彩 莲 船 便 在 公
场 里 开 演 了 ，演 的 人 乐 ，看 的
人 也 乐 ，一演就是 一天 ，一乐也
是一天 。

正月 初二就开始走亲戚 、访
朋 友 ，人们呼吸着清新 的 空气 ，
行走在 田 野上 ，穿梭在 古镇上 ，
相互祝福 ，相互 问 候 ，每个人的
心情都是悠闲的 ，都是愉快的 。

正 月 十 五 吃 过 元 宵 ，就 算
“ 圆 年 ”了 。但孩子们总是恋恋
不舍 ，觉得过 年 的 时 间 太短 ，假
若天天过年 ，那该多好 。

因 而 ，在那个年代 ，谁不盼
望过年呢 ？

社 火 郭 玉 军　摄

雪花里的年
诗/潘新 日

终 于　我在 一 场 雪 里找到 了 它
披着红红 的 对联
挑着饱满 的 鞭炮
描 述 团 圆 和欢 乐
和深深的 祝福

我在 雪 花的 内 心 看 见 它
晶 莹 的 水珠化在 焰 火 里
幸福在默默地注视它　倒贴 的福字
是 父母 定 下 的 规矩

雪 花里 的 年
炊烟 不 再流浪　白 云 不 再 奔 忙
都 归 家 了 　在故 乡 老屋 的 烛 光前
它在微笑　它沉浸在浓浓的年味里
猪 头 肉　韭 菜饺　多 么 的 开心
整个腊 月 都 醉在过年 的 酒 里

此 时　贴 上 窗 花
年前 的 那 场 雪
就是花 间 的 樱桃

又到满街春联挂 ，红红火火写大年的时候了 。
看着一幅幅文人墨客现写现卖的墨香扑鼻的春联 ，想起

多年前写 自 己春联的情景 ：那是大年三十 ，厂长要我写一幅
贴厂 门 口 的春联 。从未写过单位春联的我 ，不知如何 下 笔 。
因 大批职工下 岗 ，只 有 少 数车 间 在运转 ，好在没 出 安全事
故 ，下 岗 职工领 点微薄 的 生 活费 也没抱怨什 么 。于 是 ，我
从仓 库领 取 红纸 ，用 美 术字 写 了 一 幅 ：平 平 安 安 辞 旧 岁 ，
和气生财迎新春 。横批 ：欢度春 节 。为 慎重起见 ，我请教
一 位老师 ，老师说我写得很贴近生活 ，正符合我们厂里 当
前 的形势 。

可是厂长一看 ，不满意 ，说 内 容没体现企业形象 ，要求
重 写 。然后 ，他找来 内 容 ，那 是 一 幅让人 一 看就知道我们
厂里兴 旺红火财源滚滚喜气洋洋 的春联 。然而 ，我却怎么
也 喜 庆不起 来 ，我 无奈 地再 写 ，配合 门 卫 张贴好 ，其 时 已
是最后 一 个回 家 过年 了 。走 出 厂 门 ，我这 才想起母亲吩咐
我带幅春联回家 ，便上街去买 。

来到街上 ，看到有不 少 文人墨客正在 当 众泼墨 ，一 幅幅
吉祥喜庆的春联在一抬手 间 一挥而就 ，尽管看上去没有书店
出售的印刷 品精致 ，可那一气呵成的墨宝 ，或飘逸潇洒 ，或气

春联如火写大年
文/何宇翔

势磅礴 ，或苍劲有力 ，那种“飞 白 ”之韵 ，绝非印刷品可及。试
想 ，每次开锁或反锁家 门 ，品 品书法 ，闻 闻墨香 ，那真是一种
享受 ，还有一份新年祝福 ，便开始选春联 。

那买哪一幅？此时 ，一幅隶书吸引了我 ：大胆的变隶 ，既有
汉隶风骨 ，又有创新 ，简直可与大手笔刘炳森媲美 ！我立即要
了两幅。卖春联的大妈说：“姑娘 ，你是给邻居家带上一幅吧？”
我说：“不 ，我给 自 家明年预备一幅 ，因这字太漂亮了 ！明年不
一定还能遇上。”大妈乐了 ，忙说：“这全是我侄女写的 ，你看 ，她
来了。”我回过头去 ，却听到有人叫我名字 ，天哪 ！这不是我美
专的同学阿红？才半年不见 ，真该刮 目 相看 。

阿红见我 要 了 两 幅她的字 ，忙收 回 一 幅说：“先拿走 一
幅 ，明年再来 ，那时让你更满意的 ！”我懂了 阿红 ，知道明年她
书写的春联会更好。想想 自 己 ，写的是什么春联呀 。内容被
动 ，又是美术字 。于是 ，我说 ：“希望明年我能帮你忙。”阿红
开心地回应：“太好了 ，我正忙不过来 ，期待你加盟 ！”

到 了 第二年年底 ，练了 一年字的我 ，底气足了 ，真的加入
了 阿红 的 “文墨坊”，开始 了 临街写春联 ，把整条步行街挂得
热热 闹 闹红红火火 ，那场景 ，以一位顾客的话说是 ：春联如火
写大年 。欢 腾

“
芯
子
”
的
记
忆

文/
张

鹰

记得孩提时代 ，最盼望的就是过年
了 。办年货 、买新衣 、祭灶神 、做花馍 、
写 春 联 、闹 社 火……如 果 说 腊 月 是 年
的 序 曲 ，那 么 ，闹 社 火 便 是 年 的 尾 声
了 。换句 话说 ，闹 社火 ，是 “年 ”这 台 大
戏 的压轴戏 。

我从 小 在 关 中 农村 长大 。五十年
代 的 乡 下 ，文化 生 活 单 调 而 贫 乏 。父
辈们 一 年 四 季过 着 “面朝黄 土 背 朝天 ，
日 出 而耕 ，日 落而 息 ”的农耕生活 。根
本无 暇 顾及娱 乐 。唯 独 到 了 过 年 时 ，
才有 了 自 娱 自 乐 的 时 间和氛 围 。

以 乡 为 单 位 ，选 一 块
较大 的 打 谷场 ，十 里 八 乡
的 父 老 乡 亲 扶 老 携 幼 ，竞
相前来观看 。锣鼓声 中踩
高跷的 ，耍武术 的 ，跑旱船
的 ，扭秧歌的 ，大头娃娃穿
梭 在 秧 歌 队伍 之 中 ，边 扭
边做 出 滑 稽 的 动 作 ，逗 得
人们 哈 哈 大 笑 。然 而 ，最
引 人 注 目 也 是 最 出 彩 的 ，
莫 过 于 独 具 关 中 特 色 的
“ 芯子”。只见几个穿着古
典 戏装 的 儿 童 ，被大 人 固
定 在 竹 竿 上 ，其 身 后 的 长
竿 末 梢 上 ，再 固 定 着 另 一
个儿童 ，长竹竿竖在 空 中 ，
足有 二层楼房那 么 高 。下
面 是 一 个方 桌 底架 ，竿 子
就捆 绑 在 桌 子 的 腿 上 ，由
四 个 壮 年 男 子 用 肩 膀 抬
着 ，旁边还 紧 随一个壮汉 ，
举着 一 个顶端做成三脚架
的 长 竿 ，以 备 “芯 子 ”上 的
儿 童休 息 用 ，“芯 子 ”跟 在
秧 歌 队伍 的 后 边 ，向 着 打
谷场方 向 行进 。

“ 芯 子”，是 各 个 村 子
轮 番 上 阵 的 拿 手 戏。“芯
子 ”上 的 儿 童 ，一 般 提 前 一 周 就 选 好
了 ，条件 是 四 岁 以 下 ，乖 巧 听 话 ，眉 目
清 秀 。谁 家 的 孩 子 如 被选 上 ，不 仅 家
长脸上 光彩 ，亲戚朋 友也 引 以 自 豪 ，孩
子还能得到 两元钱的补贴 。

五十年代初 ，刚 满三岁 的我有 幸入
选 “芯 子 ”戏 童 。正 月 十 五 那 天早 晨 ，
正 在 院 子 放 炮 的 我 被 母 亲 叫 到 屋 内 ，
简 单地 吃 点 油 炸麻 叶和 花 馍 ，因 为 上
“ 芯子 ”有 “约 法 三 章”：不 准 吃稀 饭之
类 的 流食 ，以 防 表演过程 中 撒尿 ，欲下
“ 芯 子 ”非 常麻烦 。吃 罢 上 午 饭 ，母 亲

领 着 我来到 村长家 里 ，一 个和 我 同 岁
的 女 孩 ，还 有 一 个 比 我 小 的 男 孩 已 先
我 到 达 。不 一 会 ，来 了 三 个行 家 里 手
的 中 年 人 ，熟 练 地 给我 穿 上 武 将 的 铠
甲 戏 装 ，我 身 后 的 男 伙 伴 被 打 扮 成
“ 小 武 松”：头 上 的 武 士 帽 前 还别 着 一
个绒 球 。再 看 与 我 同 龄 的 女 孩 ，身 穿
穆 桂 英 的 戏 装 ，身 后 还 插 着 四 面 小
旗 ，头 戴 凤 冠 装 饰 ，煞 是 英 俊 威 武 。
打 扮 好 后 ，我 们 被 领 着 走 出 村 长 家 ，
门 外 墙 上 靠 着 一 个梯 子 ，男 小 伙伴 先
被 抱 上 梯子 ，大 人 将 他 的 腰部和 腿 用

帆布和竹竿捆绑在 一起 ，再
把我 也抱上梯子 ，把竹竿 固
定在我 的 背部 。这 时 ，我 才
发现我 背 后 的 竹竿上 ，已事
先 用 铁 丝 固 定 好 一 个 四 方
木 架 子 ，架 子 的 另 一 端 ，是
用 来 固 定 小 伙 伴 身 后 竹 竿
的 。这样 ，我俩就分别被 固
定 在 两根竹竿上 了 ，我 背 后
的 竹 竿 再 被 固 定 在 方 桌 腿
上 ，那 个 “穆 桂 英 ”则 被 固
定 在 另 一 个 竹 竿 和 方 桌
上 。一 切准备完 毕 ，待村里
的 秧 歌 队 扭 着 舞 步 走 过 来
时 ，我们被抬 着跟在秧歌 队
伍 后 面 向 前行 进 。

村 里 的 大街 小 巷 ，村外
的 田 间 地 头 站 满 了 围 观 的
村 民 ，男 女老 少 都把 目 光投
向 了 我 们 “芯 子 ”上 的 戏
童 ，有 指 手 画 脚 的 ，有 交 头
接 耳 的 ，我 们 成 了 “社 火 ”
表 演 队 里 的 小 明 星 。待 表
演 完 毕 ，我 们 得 到 “解
放”，被一 一 松绑放下 。这
时 ，我看见我 背 后杆子 上 面
小 伙 伴 冻 得 红 扑 扑 的 脸
上 ，已 是 一 把 鼻 涕 一 把 泪

的 狼狈相 。母 亲拉过我 冻得冰凉 的 小
手 ，心 疼地放 到她 的胳肢窝里 ，边 暖
边抱怨：“以 后 说啥 也 不让我娃再上

‘ 芯子 ’了 ！”

时光荏苒 ，转眼 60年 过 去 了 ，当

年表演 “芯子 ”的 我 ，已 步 入 中 老年
行列 。每 逢 到 了 百 节 年 为 首 的 日 子 ，
我 都 会 不 由 自 主 地 回 想 起 闹 “社
火”——这个 民 间 的 艺术 奇葩 。那关
中 “芯子 ”的 竹 竿 上 ，凝 聚 着我趣味
的 童年 ，有 自 豪 ，有 亲情 ，更 有 着浓
浓 的乡 土情怀 。


